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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出现的三次元宵节， 

因作者的精心构思、巧妙安排 而各具特 色。曹雪芹在元 宵 

节叙事中，体现了高超的叙事才能：借元宵节设置情节点， 

生发并推动情节进一步发展 ；利用元宵节丰 富多彩的 民俗 

活动 ，为人物个性展示提供舞 台；借元宵节使甄 家的“小荣 

枯”与 贾家的“大荣枯”巧妙 勾连，使甄 家的兴衰成为 贾家 

家族兴衰的象征与预演 ；借元 宵节的灯谜 等活动 的寓意功 

能及元 宵节元妃省亲的“奢靡过费”，深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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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农耕文明的 中国岁 时节 日，作 为人们划分时 间 

段落的特定方式 ，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它是悄然流逝 

的岁月长河中留下的印痕，记录着各民族的社会生活 、风土 

人情、文化创造和精神信仰，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元宵节作 为 中 国的 传统 节 日，在 《熊龙 峰 刊 四种 小 

说》、“三言”、“二拍”、《金瓶梅》、《林兰香》、《歧路灯》、 



《红楼梦》、《灯月缘》、《花月痕》等作品中均可见其身影 ， 

其中《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三次元宵节描写尤其令人耳 

目一新。 

一

、《红楼梦》元宵节与情节生发 

《红楼梦》元宵节描写不仅具有民俗史料价值，更因作 

者的匠心独运体现出了重要的叙事意义。作者以其高超的 

叙事能力 ，在追求生活本真的叙述之中，利用元宵节民俗巧 

妙设置情节点，交代情节发展的有关内容 ，引领情节发展方 

向，将小说情节向新领域和深层次推进。所谓“情节点”是 

指紧紧织人故事之中的一个事件 ，把故事转向另一方向，从 

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作者特意于相 同或相似的元宵节场 

景中求殊辨异 ，使其“重不见重”，“特犯不犯”。 

古人称夜为宵 ，农历正月十五之夜为新年第一个月圆 

之夜，故称元宵节。元宵节为一元复始，此时春回大地，人 

们张灯结彩，观灯游赏。元宵节虽未依傍具体 的节气点 ，但 

其作为年节的压轴大戏 ，火树银花 ，笙歌聒耳 。因元宵节主 

要的节俗活动是夜间放灯 ，故又称“灯节”、“灯 夕”。正月 

十五在西汉已受重视，而真正作为 民俗节 El是在汉魏之后。 

元宵节的民俗活动可谓丰富多彩 ，有闹花灯 、放烟火 、猜灯 

谜、办社火、走百病等。元宵张灯之俗源于宫廷，后传到民 

间。“正月十五闹元 宵”，元宵节 民俗活动 突出一个 “闹” 

字。萧放认为：⋯ 闹 ’元宵之 ‘闹’就生动地 映射出元宵节 

俗活跃的文化精神，元宵的锣鼓、元宵的灯火、元宵的游人 

编织着 元 夕 的 良宵美 景 ，构成 了 中 国传 统 节俗 的独 特 

景观。”① 

曹雪芹以游龙之笔，将前八十回的三次元宵节演绎出 

了难以猜度之妙。《红楼梦》中第一次元宵节描写出现在 



小说开篇 。“元宵失 子 ”非 始于 《红楼梦》，《二刻拍 案惊 

奇》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业 已出现“王 

襄敏元宵失子 ，宗王元宵失女”情节。特别是“王襄敏元宵 

失子”，与“英莲元宵走失”场景相似。与凌漾初在《襄敏公 

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对于元宵佳节“灯光灿烂”、 

“人山人海”的渲染铺排不 同，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以 

“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点出了元宵节 ，但对“灯火家家市 ，笙 

歌处处楼”的元宵节 的热 闹繁华并未详述 ，仅以甄士 隐“命 

家人霍起抱英莲看社火花灯”一笔带过。如果说《襄敏公 

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王襄敏的爱子男陔的失而复 

得凸显 了凌漾初在情节设置上追求“巧”与“奇”，而 因元宵 

节观看“社火花灯”英莲走失 ，甄士隐夫妇痛失爱女则更写 

实 。此次元宵节 ，无论对英莲抑或甄士隐夫妇 ，皆为命运的 

分水岭 ，也引出了元宵节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的情节点 ，为以 

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 。后文薛蟠 打死冯 渊正是源 于英 

莲 ，贾雨村也因此案获得了巴结讨好贾家和王家的机会 。 

《红楼梦》中的第二次元宵节因有元妃归省庆元宵这 

样的“泼天的喜事 ”而非 比寻常。元春晋封 “凤藻宫 尚书 ． 

加封贤德妃”，对 于贾 府来说 ，是 “天 大 的喜 事”，元妃 因 

“天恩浩荡”准予其元宵节回家“省亲”，更是喜上加喜。 

贾府的双喜临门与元宵节蕴含 的欢乐喜庆特性 匹配 ． 

给贾府延续昔 日繁华带来了希望。同时 ，借元宵 节丰富多 

彩的民俗活动，特别是“张灯”展示贾府的大家气象与省亲 

中的“奢华过费”。这也许是作者把元妃省亲安排在元宵 

节而非其它节 日的重要原因。 

元妃省亲 ，平时不 自由的宫中生活被打破 ，有了与家人 

共叙天伦之乐的机缘。“省亲是第一旷典 ，第一大事，故全 

用正笔细写 。” 为迎接元妃省亲 ，盖省亲别墅 ，“下姑苏聘 

请教习，采买女孩 子 ，置 办乐器行头 ”，“打 造金银器皿 ”。 



“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喧阗热 闹非常”。贾府 

对元妃元宵节省亲尤为重视 ，“年也不 曾好好过”。此回将 

过年情形一笔带过 ，为后文 “除夕祭宗祠 ，元宵开夜 宴”详 

细铺排埋下伏笔 。特别 是正月 十 四 Et夜 ，作者特 别点 出 

“这一夜 ，上下通不 曾睡”。事 实上，如果说贾 府下人 为了 

元宵节省亲彻夜忙碌有情可原 ，但 “上下通不曾睡”，即上 

到贾母，下到下人均未合眼，则写出了阖府上下的紧张忙碌 

与兴奋。 

元妃虽因“皇恩浩荡”准予省亲 ，但“皇家规范 ，违错不 

得”。元宵节当天 ，元妃 “戌初起身”前往荣 国府 ，到 “丑正 

三刻”回官 ，约六小时时间。元妃在 显赫仪仗簇拥下回家， 

在箫声鼓乐中与家人团聚，虽有机会和“母女姊妹深叙些 

离别情景 ，及家务私情 ”，终因时光短暂与礼节繁琐 而不能 

尽兴。 

在元妃省亲中，作者采用第 三人称视角 ，从元妃眼中， 

写出大观园内“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 

细乐声喧”太 平气象 外 ，还彰 显元 宵节 节俗 重要 标 志之 

“灯”。对“灯”的描写可谓别具匠心：“一时传人一担一担 

的挑进蜡烛来 ，各处 点灯”，极言灯 之多。随着元妃 的脚 

步 ，移步换景 ，对 省亲 别墅 内的各色 景致 花灯一一 点 明： 

“院内各色花灯烂灼，皆系纱绫扎成，精致非常”，大观园内 

上面有“匾灯”，清流一带 的石栏上又有 “水晶玻璃各色风 

灯”，柳杏诸树“每一株悬灯数盏”，“诸灯上下争辉 ，真系玻 

璃世界 ，珠宝乾坤”，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诸灯”。元宵 

节并非万紫千红的春季，但为了元妃省亲，贾府将无花叶的 

“柳杏诸树”，“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粘于枝上”， 

“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 ，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作就 ”。材 

质不同，形状各异的各色花灯装点出的大观园是火树琪花 

的世界。 



 

元妃元宵节省亲 ，并 赐名省亲别 院为大观 园，作者在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展示大观园白天景致之后，又借元妃 

夜游大观园，全方位 、多角度呈 现“天上人 间诸景 备”的大 

观园。 

元妃省亲成了《红楼梦》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对情节 

展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元妃省亲为以后情节发生发展 

设置了必不可少的空间——大观园。如宋淇所言，“众姊 

妹分散住在荣府和宁府 ，大家不能集 中在一起 ，故事一定会 

变成千头万绪 ，无从发展” 。大观 园在元妃省 亲后 ，又 由 

元妃出面，让宝玉和众姊妹入住大观园。对此 ，小说二十三 

回对此进行了交代： 

如今却说贾元春，因在宫中 自编大观 园题咏之后 ， 

忽然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 

谨封锁，不敢使人进去骚扰，岂不寥落。况家中现有几 

个 能诗会赋的姊妹 ，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 ，也不使佳人 

落魄，花柳无颜。却又想到宝玉 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 ， 

不比别的兄弟 ，若不命他进 去，只怕他冷 清 了，一时不 

大畅快，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 ，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 

妙。想毕，遂命太监夏守忠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命宝 

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 ，不可禁约封锢，命 宝玉仍随进去 

读书。④ 

脂批此段第一句话后有眉批云 ：“大观 园原系 十二 钗 

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命 

安诸艳 ，不见一丝扭 捻。” 可见脂砚斋深谙 作者如此安 排 

之用意。 

宝玉与众姊妹进入大观园 ，决定 了以后情节发展的方 

向，为情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将情节发展向新领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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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园虽非宝玉等人的“世外桃源”，但它与贾府一墙 

之隔却又相对独立，虽不免世俗世界的侵袭，仍不失为理想 

的乐园。人住大观园的宝玉与众姊妹，有较大的自由，为其 

诗意栖居提供 了绝佳的环境 。《红楼梦》中的主体故事 ，大 

多发生在宝玉和众姊妹入住大观园后，元妃元宵节省亲，为 

《红楼梦》主体故事的展开提供 了必要条件。有 了大观 园， 

才有宝黛共读西厢、芒种节饯花神 、黛玉葬花、宝钗扑蝶 、偶 

结海棠社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等事件发生 ，为深层开掘及充 

分展示宝玉及众女儿“情”事提供了必要条件。若无元妃 

省亲所建造 的大观园及省亲后宝玉和众姊妹 的人 住 ，《红 

楼梦》的故事情节可能也会发生，但故事情节发生 、发展的 

方式将会发生改变。由此看来 ，元 妃元宵节省亲成 了《红 

楼梦》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性节点，该事件不但推动情节 

展开 ，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故事情节发展方向。 

《红楼梦》中第二次元宵节描写名义上写贾府元宵节 ， 

但却因元妃省亲之故 ，重点在元妃的省亲别院——大观园 ， 

程序也早被皇家安排。元妃省亲 的元宵节 ，与贾府真正意 

义上的元宵节场景相去甚远。 

对《红楼梦》中贾府元宵节的工笔细描 出现在五十三 

回和五十四回，此为《红楼梦》中的第三次元宵节，同时也 

是贾家的家宴。十五 日之夕 ，贾母命在大花厅上 “摆几席 

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佳灯”。没有了元妃省亲时 

的繁琐仪式，此次元宵节表面呈现的是一派欢乐喜庆气氛。 

作者在极写第三次元宵节 的热闹繁华之外 ，巧妙利用贾母 

批评才子佳人故事设置了一个情节点 ，贾母 的批驳指出了 

此类故事的虚假 、污秽及对礼教 的破坏。贾母宣称 ：“如今 

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 

是那些大家子。”并指出“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 ，丫头们也 

不懂这些话 ”。此番话可看成贾母对家族尊严 的维护 ，如 



此看来 ，袭人偶然听到宝玉对黛玉的肺腑之言时 ，吓得魄消 

魂散，只叫“神天菩萨，坑死我了”实不足为怪了。如果宝 

黛爱情被贾母知晓，结果如何 ，不言 自明。贾母为宝黛二人 

最亲近之人 ，也是紫鹃心 目中唯一一位可 以作为宝黛爱情 

坚强后盾之人 ，尚且如此 ，宝黛 以后爱情之路的艰 辛 ，可 以 

预见 。 

总之，《红楼梦》中前八十回中的三次元宵节中均有重 

要的事件发生 ，影响或者决定 以后情节发展方 向，所 以元宵 

节当天发生的事件 自然而然成为关键节点 。在同一文本中 

虽然出现三次的元宵节 ，但因作者在写作过程 中各有侧重 ， 

不但无重复之嫌 ，还 因作者在情节设置 中的匠心独 运而各 

具特色。 

二、《红楼梦》元宵节与人物性格塑造 

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 形象 ，以反映时代 、感染读 者 ，这 

是一切优秀小说所共有的审美属性。在《红楼梦》中，元宵 

节叙事除了生发与推动情节外 ，其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也 

为人物个性展示提供 了舞 台，特别是元宵节元妃省亲 ，体现 

得尤为明显。以下主要以宝钗、黛玉与贾政为例，探讨元宵 

节叙事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作用。 

(一)宝钗改诗与黛 玉代作——元 宵节背景下的钗黛 

个性彰显 

元宵节元妃省亲时，宝钗与黛玉均为 了宝玉在元妃 面 

前有较好的表现，出手相助，但因二人个性不同，处理事情 

的方式也截然不同。 

在 第十七 回和 十八 回元 妃元宵节 省亲 时，元 妃得 知 

“宝玉竞知题咏”，出乎意料 ，命宝玉将 自己喜欢的潇湘馆 、 

蘅芜苑、怡红院、浣葛山庄四处，各赋五言律一首，以便当面 



检验宝玉之才 ，“宝玉只得答应 了，下来 自去构思 ”。在短 

时间内赋诗 四首，对宝玉而言 ，无疑是一种挑战。在宝玉忙 

着作诗之际，个性迥异的宝钗和黛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宝钗“转眼瞥见”宝玉所作的诗 中有“绿玉”二字，便 “趁众 

人不理论”，急忙回身悄推宝玉，提醒他元妃不喜欢 “绿 

玉”，建议改“绿玉”为“绿蜡 ”。从元妃把 “红香绿玉”改成 

“怡红快绿”即领悟到元妃不喜欢“绿玉”，可见宝钗确如探 

春所言，“宝姐姐有心 ，不管什么她都记得”。在此 ，除表现 

她博闻强记之外 ，其善于察言观色的性格特点亦得以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宝钗提醒宝玉改诗过程中，宝钗多数是 

“笑”着的，作者描 绘此 时的宝钗 ，连用 四个 “笑?：“笑”、 

“悄悄 的咂嘴点头笑”、“悄悄 的笑”、“一面说笑”。正值元 

宵节，面对为作诗而急得“拭汗”的宝玉，依然不改笑颜。 

后来在第十九回又借宝钗之口，讽刺宝玉该记住典故的时 

候忘了典故 ，还点出“别人冷的那样 ，你急的只出汗”，可见 

宝玉当时的焦急万分，宝钗是看在眼里的，但却笑容依旧 ， 

虽没有恶意，但至少可 以说明她未急宝玉之所急。宝钗 的 

“笑”与宝玉“拭汗”对举，可见二者的关系深浅。宝钗虽然 

也怕耽误宝玉的时间，并替宝玉改 了诗 ，但在宝玉表示以后 

称她“师父”，不再叫她“姐姐”时，她指出“那上头穿黄袍 的 

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话语之中充满着对元 

春地位的羡慕。聪明如宝钗，也未能免俗，并未看破名利。 

以她的为人，替宝玉润色诗作没问题，但如果让她代宝玉作 

诗蒙骗穿“黄袍”的元妃，“品格端方”的宝钗恐怕是不会 

做的。 

与宝钗不 同，“本想大展其才 ，将众人压倒”的林黛玉 ， 

因元妃只命作一匾一咏，未充分展示其诗才，心中不快。黛 

玉眼中看到的是宝玉 “独作 四律 ，大费神思”，想代他作 两 

首，“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黛玉关注的是如何帮宝玉把 



四首诗按 时呈 上。看似无 意，却写 出了黛 玉的一 片痴情。 

得知宝玉才写了三首后 ，黛玉让宝玉先抄录前三首 ，自己替 

他作第四首。 自始至终 ，黛玉对宝玉 ，没有取笑 ，没有奚落 ， 

甚至为帮助宝玉完成任务不惜在元妃眼皮子底下代写。由 

此可见 ，同是 帮助宝玉 ，宝钗 与黛玉采取 的方 式也截然不 

同：一个提醒宝玉 改字 ，一个亲 自操 刀为其代笔 。 目的相 

同，不同的处事方式则体现了二者不 同的个性。在元妃对 

钗黛诗作并举称赞之后 ，作者通过宝玉作诗时钗 黛的不 同 

反应对钗黛个性及才情进一步凸显——写宝钗强调其学识 

渊博 ，写黛玉 ，强调其过人 的诗才。“安心大展 其才 ，压倒 

众人”的黛玉 ，若仅凭“胡乱作”的应景诗《世外仙源》，似与 

宝钗之诗不 分伯 仲 ，作者 通过 黛 玉 的代 笔 之作 《杏 帘在 

望》，进一步展示了黛玉在诗歌创作中的过人才华。援笔 

立就之诗尚能高过宝玉绞尽脑汁之作，可见黛玉之诗才非 

一 般人可 比拟 。 

如王希廉所言，“宝钗改‘绿玉 ’为‘绿蜡 ’，是聪明不是 

怜爱 ；黛玉代做杏帘诗 ，是怜爱不是聪明。各有分别 。” 从 

钗黛帮助宝玉的不同程度，也写出了宝黛钗三者的微妙 

关系 。 

(二 )“泪”与“笑”——元宵节背景下贾政形象塑造 

研究者对贾政这一人物有不 同的看法 ，认为他假正经 

者有之 ，认为他是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者有之 ，认为他是正人 

君子者有之 ，评价反差之 大，实不多见 。在此 ，我们 主要探 

讨岁时节令描写 中，贾政 这一人物形象 的呈 现。综观《红 

楼梦》中的岁 时节令 描写 ，贾政 的身影 出现 的机 会并不很 

多 ，但曹雪芹在元宵节叙事 中抓住了几个极具代表性 的瞬 

间，通过贾政的“泪与笑”，使我们看到了他不苟言笑的外 

表下包裹着的一颗饱含深情的内心 ，展示了一个为人父 、为 

人子 的有血有肉的“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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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元宵节叙事中的贾 政形象塑造 ，不得不提在元妃 

省亲时 ，贾政与元妃 的隔帘对话 ： 

贾政亦含 泪启道 ：“臣，草莽寒 门，鸠群鸦属之 中， 

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 ，此 皆 

山川 日月之精奇 ，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 妇。 

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 

涂地 ，臣子 岂能得报 于万一!惟朝 乾夕惕，忠于厥 职 

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 

以政夫妇残年 为念 ，懑愤金怀，更祈 自加珍爱。惟业业 

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 

恩也． ” 

以上 的这段话 如李希凡所言 ，“贾政对皇恩浩荡 的感 

激涕零确实到了无 以复加的地步。但在 ‘肝脑涂地 ’的感 

恩声中，内心却深藏着‘伴君如伴虎’的恐惧”④，也体现了 

贾政作为一个父亲的真实想法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可 

谓父母内心最深处 的渴 盼，但最终梦想成真者屈指可数 。 

而元春达成了贾政 、王夫人这样 的夙愿 ，成为了“人 中凤”。 

更为重要 的是 ，她的入选不仅仅靠先天的容貌 ，更是 以“贤 

孝才德”人选宫 中“女史”。如果说在元 春所处 的时代 ，容 

貌是 自己无从 选择的，是先天的 ，是不可重塑 的话 ，“贤孝 

才德”作为道德修养范畴的标识，则是可塑的，完全靠个人 

后天的修为获得。元春个人修为的主要途径 ，则是贾家的 

家庭教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春的成功“人宫”也 

代表着贾家家庭教育的成功。贾政对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 

女儿深感欣慰 ，对皇帝的垂青感恩戴德 ，亦为人之常情。更 

为重要的是 ，贾政是在元妃含 泪对他抱怨 “田舍之家 ，虽齑 

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 ；今虽富贵已极 ，骨肉各方 ，然终无 



意趣”之后 ，饱 含深情地说 出这番话 的。“男 子有 泪不轻 

弹”，何况在 自己女儿面前 。但 出人意料的是 ，平时不苟言 

笑的贾政 ，却在大庭广众面前 留下 了眼泪。他被女儿 的肺 

腑之言深深打动 ，作为父亲 的他 ，何尝不 思念在宫 中的女 

儿?但理智告诉他 ，对于来之不易的这份荣耀 ，无论是元妃 

还是 自己，都要加倍珍惜。因此 ，在强调 自己效忠 皇上外 ， 

也提醒女儿“业业 兢兢 ，谨 慎恭 肃以侍 上”。而元春“似也 

听出了父亲的不安和警示”⑧，叮嘱父亲“只以国事为重”。 

在父女隔帘的简短对话 中，贾政 嘱咐元春 “切勿 以政夫妇 

残年为念”，而元春也同样告诉父亲不要记挂 自己，天然的 

父女亲情 ，并未被“古今未有 的旷恩”的隐去 ，而是以独特 

的方式得以体现。由此看来，贾政的这番话，不是“虚伪”， 

更非“令人啼笑 皆非” ，而是一位皇妃 的父 亲对于女儿 的 

关心与爱护。更值得注意 的是，接下来 ，贾政还在宝玉未在 

场的情况下 ，又启 ，“园中所有亭台轩馆 ，皆系宝玉所题 ；如 

果一二稍可寓 目者 ，请别赐名为幸 ”。贾政 的这番话 ，固然 

考虑到元春与宝玉之间姐弟情深的关 系，更重要 的是贾政 

内心深处对宝玉才情的认同与赞赏。在贾政身上，体现出 

的是中国传统的父亲形象 ：将对儿子的爱深埋在心里 ，在宝 

玉面前从未轻易流露。但从 以上话语 可以看 出，虽然贾 政 

平时问宝玉功课 时均以严父 的形象出现 ，非打即骂 ，但在内 

心深处 ，他是对宝玉寄予厚望的，希望他能直上青云光宗耀 

祖 。遗憾的是 ，贾政根本不 了解 自己的儿子 ，贾宝玉对父亲 

期望他走的“仕途经济 ”之路根本不感兴趣 。爱宝玉却不 

理解宝玉 ，这或许才是贾政作为父亲的悲哀之所在吧。但 

无论如何，通过元宵节元妃省亲这一事件，在表面的“鲜花 

着锦”之下 ，通过贾政的“泪”，体现 了他与元春之 间的父女 

之情 。通过贾政对匾额系宝玉所题 的强调 ，体现 了他对儿 

子才情的肯定。 



 

张灯为元宵节重要的娱乐活动，与灯相关 的是猜灯谜。 

灯谜因具有特定的文化 内涵 ，且能启人智力 ，所以能引发人 

们的兴致。后来灯谜逐渐风行，也成为元宵节的重要节俗 

活动。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猜灯谜，写出了贾政不为 

人知的另一面。贾政因公务缠 身，能参加岁时节令家宴 与 

娱乐的机会并不很多。在小说中，有贾政参加的，除元妃省 

亲的元宵节外 ，还有两次 ，其中一次是元宵节灯谜会 ，一 次 

是中秋赏月。其中元宵节灯谜会是贾政“见贾母高兴，况 

在节间，晚上也来承欢取乐。设 了酒果 ，备了玩物，上房悬 

了彩灯，请贾母赏灯取乐”。本为承欢的贾政，之所以来参 

加 ，无非就是让贾母取乐。在贾母撵他让他歇息时 ，他甚至 

“陪笑”央求贾母 “何不将疼孙子孙女之心 ，便不略赐．以儿 

子半点”坚持要参加此 次的猜 谜活动。在猜谜语时 ，故 意 

乱猜 ，也无非是想让贾母 高兴 ，并 以“受罚 ”的方式送 给母 

亲节间礼物。为了让贾母高兴，品性端方的贾政甚至和儿 

子宝玉串通作弊，故意让宝玉传答案给贾母，这对于贾政来 

说 ，实属不易。果不其然 ，贾母“甚喜”。平 日公务繁忙，难 

得有闲暇时间陪伴老母 ，在节 日期 间，能博母亲一笑，对于 

贾政来说 ，或许就心满意足了。不想他的到来 ，让以往聚会 

时喜欢高谈阔论的两个活跃分子宝玉和湘云都噤口不言。 

本想和亲人共享天伦之乐，但却事与愿违，反使大家“拘束 

不乐”。由此可见，在贾家，贾政其实是孤独的，不被大家 

理解和亲近 的。事 实上 ，贾政这位末 世君子“何尝没有 感 

到‘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只不过他的‘领会’与宝玉完全 

不 同而已” 。 

可见 ，元宵节叙事为作者多角度塑造贾政这一形象提 

供了绝佳的舞台，通过书写贾政的“泪”与“笑”，使贾政这 

一 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与真实。 

综上所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元宵节描写 



中 ，为人物个性展示提供了舞台 ，同时 ，喜庆 的节 日环境 ，丰 

富多彩的娱乐 民俗活动 ，也为人物个性 的真实展示提供 了 

可能 。 

三、《红楼梦》元宵节与主题深化 

“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在书中典型人物的全部生 活 

进程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 

元宵节描写，作为《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生活中的具体的、 

反复出现的内容 ，在深化小说主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作者在元宵节描写中使“繁华”与“衰落”相互交织，完美融 

合 。如蒋和森所言：“‘喜 ’和‘悲 ’不是互相矛盾 ，而是相互 

渗透。它是同一个生活整体的两面。曹雪芹和莎士 比亚一 

样 ，都是善于把 ‘悲剧 ’和 ‘喜剧 ’交织在同一 幅生活画面里 

的大天才 。” 元宵节无论对于甄士隐这一“乡宦小家”的家 

族兴衰抑或对贾家这一“钟鸣鼎食”之家的家族兴衰而言 ， 

均具有非同寻常之意义。在元宵节描写中，曹雪芹不但反 

映人间繁华一去不返的感伤 ，更 以元宵 节描 写预示贾家 的 

兴衰。 

(一)《红楼梦》元宵节与家族兴衰 

在《红楼梦》中，元宵节叙事以其特有方式介入主体情 

节发展流程，成为情节发展的助推器。《红楼梦》中首次提 

到元宵节 ，是在癞头僧 口念 的四句言词中得 以呈现 ：“惯养 

娇生笑你痴 ，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 ，便是烟消 

火灭时。”在《红楼梦》中，癞头僧以“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 

物”预示书中出现的第一位女子英莲的命运，为情节发展 

设置悬念并预设某种轨迹。而此僧之语则成为情节发展的 

预言 ，“元宵佳节”则为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甲戌本第一 

回“庙旁住着一家乡宦”旁有侧批“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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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小家 ，从小至大 ，是此书章法 。” ‘半世只生此女”的甄士 

隐夫妇，女儿走失后，“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精神受 

到重创 。此种情形之下 ，他们无暇打理 田庄 ，亦 在情理之 

中。加之二人先后“思女构疾 ”，“日日请 医疗治 ”，所需资 

费当也不菲。由此可见 ，元宵节英莲走失 ，家族后继无人 ， 

无论从精神还是从经济上而言，均为甄家衰败之始。元宵 

佳节万家团圆的欢乐祥和与甄家痛失爱女 ，形成了巨大的 

反差 。癞头僧的元宵佳节的预言成真 ，全书新年第 一个月 

圆之夜，却成了一个悲剧的发端，其托言寓意之旨，不言 

自明。 

英莲与元春 ，身份不 同，地位悬殊 ，但二者的命 运遭 际 

却与各 自的家族命运休戚相关。 

不同的是 ，甄家家族命运 的节点 ，始于英莲的元宵节走 

失 ，以悲剧的方式呈现 ，是显笔。贾家 因“元妃省亲”这一 

非常喜事而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从 而成为其衰败的开 

始 ，是隐笔。甄家为本地望族 ，贾 家被誉为天下望族 ，作 者 

将二者利用元宵节巧妙勾连，使甄家的“兴衰荣辱”成为贾 

家“兴衰荣辱”的预演。 

小说曾借冷子兴之口，对宁荣两府的现状进行说明 ，在 

冷子兴看来两府尽管赫赫扬扬百余载 ，而今却面临运终数 

尽 ，“⋯⋯如今生齿 日繁事务 日盛 ，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 

多 ，运筹谋划者无一 ；其 H用排场费用 ，又不能将就省俭 ，如 

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 ，内囊却已尽上来了。”如照这样 的现 

状发展，宁荣两府的状况当是每况愈下，最终落得个“白茫 

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虽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 

贤德妃”给贾府继续昔 日“繁华”带来了希望。但事实上， 

正是元妃省亲的巨额花费，使贾府背负了沉重 的经济负担 ， 

为其以后经济的日渐透支埋下伏笔。 

贾府为了元妃省亲，大肆铺张，只“下苏州聘教习，采 



买女孩子 ，置办乐器行头”和“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账 

幔”，这两项的使费就要五万两银子，更何况“天上人间诸 

景备”的大观园。或许赵嬷嬷所言“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 

的”并不算夸张。借太监之 口点出元妃元宵省亲的行程， 

“未初刻用过晚膳 ，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 ，酉初刻进大 

明宫领宴看灯方请 旨，只怕戌初 才起身呢”，点明元妃是在 

宫中赏过灯才归省 的。在宫中生活 、看过宫灯归来的元妃 ， 

尚且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 

费”，可见贾府为元宵节元妃省亲的大肆铺张。 

元妃省亲的具体花费，虽未在小说中具体点出，但却从 

乌进孝交租时贾珍和贾蓉等的一段对话中间接表明 ： 

贾蓉道：“⋯⋯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 

一 注共花 了多少 ，就知道 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 

就精穷 了。”贾珍笑道 ：“所 以他们庄 家老实人，外 明不 

知里暗的事 ，黄柏木作磬槌子—— 外头体面里头苦。” 

元妃省亲为贾府的鼎盛时期 ，元妃元宵节省亲的巨额 

花销 ，使原本已开始走下坡路 的荣国府的经济雪上加霜，成 

了加速贾府衰败的有力推手 ，客观上加速了贾府的没落。 

小说也借元春之口，再次强调省亲的巨额花销，“倘明 

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 

第五十三、五十 四回的元宵 家宴上焚 的是“御 赐百合 

宫香”，小盆景俱是 “新鲜花卉 ”，喝的是 “上等名茶”，摆的 

是价值连城的“慧纹”，各 色旧窑小瓶 中点缀 的是 “岁寒三 

友”“玉堂富贵”等鲜花草。香茗古玩，体现的是贾府的文 

化品位。被贾母津津乐道的“慧纹”一件即已价值连城 ，何 

况贾府曾经有过三件 。作者对此次元宵家宴中陈设极尽铺 

排 ，写得锦绣盈眸，灯烛辉煌 ，极写贾府盛时之富贵。如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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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本五十三 回回评所言 ，“叙 元宵 一宴 ，却不叙酒何 以清 ， 

菜何以磬，客何以盛，令何以行，先于香茗古玩上渲染，几榻 

坐次上铺叙，隐隐为下回张本，有无限含蓄，超迈獭祭者百 

倍。” 除陈设之外 ，此次元宵节作者依然对灯情有独钟，与 

元妃省亲时重点描写室外之灯不同，此次作者对“灯”的描 

写转入大花厅内所张之灯 ： 

两边大梁上，挂着一对联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灯。 

每 一席前竖一柄漆干倒垂荷叶，叶上有烛信插着彩烛。 

这荷叶乃是錾珐琅的，活信可 以扭转，如今 皆将荷叶扭 

转向外，将灯影逼住全 向外照，看戏分外真切。窗格 门 

户一齐摘下，全挂 彩穗各种宫灯。廊檐 内外及 两边游 

廊罩棚 ，将各色羊角、玻璃 、戳纱、料丝，或绣 ，或画，或 

堆，或抠，或绢，或纸诸灯挂 满。 

贾府元宵家宴的香茗古玩的渲染 ，对贾母所爱 的价值 

连城“慧纹”详细铺排 ，写出了贾府 的“H用排场 ”，更写出 

了以贾母为首的贾府上下 的“安富尊荣”。荣 国府添了许 

多花钱的去处 ，但却未有其他的进项 ，只能靠庄子上交的地 

租 ，一旦发生旱涝灾害，其境况可想而知。元宵家宴的欢乐 

祥和发生在乌进孝交租和贾珍、贾蓉论经济之后，经济上的 

捉襟见肘已然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 ，但 由俭人奢易 ，由奢人 

俭难 ，更何况是贾府这样 的富贵之家!无人谋划新的生财 

之道，又不能勤俭持家，贾家的衰败已是大势所趋。 

(二)《红楼梦》元宵节中的离合悲欢之叹 

《脂砚斋 甲戌抄 阅再 评石头记 》十六 回 中有眉批 曰： 

“偏于大热闹处写大不得意之文，却无丝毫牵强，且有许多 

令人笑不了，哭不 了，叹不了，悔不 了，惟以大 白酬我作 

者” ，揭示出了这部小说悲喜交映的艺术特色。《红楼梦》 



中的元宵节也写出了不以人意志为转移 的离合悲欢 ，令人 

顿生离合难定之感。 

元宵节的合家团圆，体现了人们追求和平安乐的民族 

心理。但在《红楼梦》的元宵节描写中，却尽情演绎了人生 

难以预料的离合悲欢。开篇的元宵节，甄士隐家丢失了爱 

如珍宝的女儿英莲 ，使其 团圆安乐成为奢望 ，其对元宵节的 

期许与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对 比。英莲的走失 ，虽有霍起 的 

人为疏忽，但小说借癞头僧预言的应验，体现的是非人力所 

及 的人生宿命 。 

甄家的元宵节如此 ，贾家 的元宵 节又何 尝不是如此? 

元妃省亲之 中，虽然作者对省亲 的热闹喜庆气氛倍加渲染 ， 

突 出了皇家 的富贵与赫赫 威仪 ，但与表面风光无 限的“泼 

天的大喜事”交相辉映的，却是诸多人的“眼泪”：亲人见面 

后，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 

搀王夫人 ，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 ，只是俱 说不 出，只管“呜 

咽对泣 ”；邢夫人 、李纨 、王熙凤 、迎 、探 、惜 三姊妹等 ，俱 在 

旁 围绕 ，“垂泪无言”；元妃“含泪”对其父所言 ：“田舍之家， 

虽齑盐布 帛，终能聚天伦之乐 ；今虽富贵 已极 ，骨 肉各方 ，然 

终无意趣 !”即便是贾政那番含泪所启 “贵妃切勿 以政夫妇 

残年为念”，也同样令人为之动容。在此，“欢乐只不过是 

悲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 已”∞。省 亲时元妃 的眼泪固然 

有亲人团聚的喜极而泣 ，但更是 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 ，诉说 

着这件大热闹事件 背后不 为人知的“不得 意处”。从元妃 

的“眼泪”中我们读 到的不是贾元春对“封为贤德妃 ”的喜 

悦与满足 ，而是骨 肉分离的无奈与感伤。 

与甄家的离合悲欢有癞头僧的预言而显得神秘之外， 

元妃与家人的离合悲欢的演绎则完全取决于皇权 。元妃在 

元宵佳节 与家人 团聚是建立在 “隆恩浩荡 ”的基础上 的。 

省亲的时长有严格 限制 ，不 以她 的意志为转移 ，省亲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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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遵守皇家规范 。对于元春来说 ，与亲人短暂相聚的 

喜悦 ，被与亲人长久分离的伤感冲淡。元春虽贵为皇妃 ，却 

不 以争宠、专宠为念 ，更视富贵权势如浮云。在她的眼里 ， 

象征着皇权与富贵的“皇宫”是 “不得见人 的去处”。元妃 

的悲剧在于她是贾家捞取政治利益 的牺牲品。对她而言， 

贵妃的光环虽然炫 目，但聪明如元妃，深谙“伴君如伴虎” 

的道理 。她 明了 自己一旦失宠 ，金钱权势便会随风 而逝 。 

她渴望的 ，是 自由，不舍的 ，是亲情。 自由与亲情之于平常 

百姓家女儿而言 ，唾手可得 ，但对元春而言 ，则如镜 中花水 

中月般遥不可及。在得与失 的权衡之后 ，背负家族重托的 

贾元春，只能任由青春在皇宫中无声凋谢。从这一点来看， 

元妃是不幸的，这大概也是她入“薄命司”的最主要的原 

因。作者在元妃省亲时 ，借元妃之 口，点出了她渴望骨肉团 

聚的人性诉求。通过她在元宵节期间派人送灯谜和让宝玉 

及众姊妹制灯谜来猜，写出了她在皇宫孤寂的生活状态及 

对家的无限眷恋 。但诸多因素限制 ，使她下一次省亲 的 El 

子遥遥无期 。元宵节元妃省亲 ，实为一段离合悲欢 的生动 

演绎。 

即便是贾家的家宴 ，在说笑看戏的表面欢乐祥和之下 ， 

依然隐藏着不祥之感 。如果说贾敬“素不茹酒 ”，不请他有 

情可原 ，但作为长子的贾赦 ，“略领 了贾母 之赐 ，也便告辞 

而去”，而贾母 “随他 去”的原 因 ，却 是 “知他 在此 彼此不 

便”。既是家宴，在贾政不在家之时，长子贾赦理应陪在母 

亲身边欢度佳节，但他却先行告退，与“众门客赏灯吃酒”。 

想必是因鸳鸯之事母子间有了心结。这似乎也是本次家宴 

中的不和谐因素。 

凤姐这样备受称赞的讲笑话的天才，在元宵节讲了两 

个正月半的笑话，效果也远不如往 日。第一个正月半的笑 

话，凤姐郑重其事地数了一通贫嘴后就没有了下文。在大 



家追问结果的时候 ，凤姐却“想 了一想”，笑着以“底下就团 

团的坐了一屋子 ，吃了一夜酒就散 了”草草收场 ，众人都觉 

得“冰冷无 味”，“史 湘云看 了他半 日”。即便 是另外 一个 

“正月半”的笑话赢得了大家一齐“失声大笑”，但终究因为 

“聋子放炮仗——散了”也给人不祥的预感。 

曹雪芹在元宵节描写 中对灯谜也给予 了特别关注 ，灯 

谜主要在第二十二回、第五十回、第五十一 回予 以呈现。元 

妃省亲因时间有 限，未涉及灯谜 ，灯谜被放在元妃 省亲之 

后 ，但从贾政为贾母准备的礼物来看 ，猜灯谜时应该还是在 

元宵节期 间。本来猜灯 谜即为好玩取乐 ，但在贾政 看来 ： 

“娘娘所作爆竹 ，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盘 ，是打 

动乱如麻。探春所作风筝，乃飘飘浮荡之物，惜春所作海 

灯 ，一发清净孤独。今乃上元佳节 ，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 

戏耶?”宝钗所作灯谜 ，“更为不祥”。曹雪芹通过对贾政心 

理活动的巧妙呈现 ，使节 日的喜庆氛围与贾政 的不祥之感 

形成强烈对 比。贾政 为取乐 的灯谜而 “大有悲 戚之状 ”， 

“翻来覆去竟难成寐，不由伤悲感慨”，这似乎有违常理，在 

此贾政 的心理活动主要用来点醒读者注意此是谶语之外 ， 

更重要 的，应是他从元妃的灯谜中预感到 了不祥之兆。对 

于贾政来说 ，如果说对在贾府的迎春 、探春和惜春的命运他 

可以施加影响 ，那贵为皇妃的元春 的命运则是他无能为力 

的，而恰恰是元春的命运，关合着贾府的盛衰。贾政看到灯 

谜后的伤悲，可能大部分来自他对元春乃至贾府未来命运 

的担忧 。 

总之 ，在《红楼 梦》前八 十回中三次出现的元宵节 ，因 

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各有侧重，特犯不犯 ，各具特色。作者利 

用元宵节 ，巧妙设置情节点 ，借此生发并 推动情节发展 ；作 

者利用元宵节，为人物个性展示提供舞台，更借元宵节使甄 

士隐家的“小荣枯”和贾府“大荣枯”巧妙勾连 。元宵 节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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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省亲，使贾府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加速了贾府的衰 

败。作者对贾府的元宵家宴的细致描摹，显示了贾家的日 

用排场。由此看来，奢华已久，不能节俭度日的贾府，走向 

衰败 已是必然 。 

本文系2014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 目“《红楼 

梦》岁时节令研究”(项 目编号：2014．GH．79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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